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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由
始
至
終
，
﹁
及
時
雨
﹂
宋
江
每
事
自
把
自

為
，
沒
有
把
坐
第
一
把
交
椅
的
﹁
托
塔
天
王
﹂

晁
蓋
放
在
眼
內
。

此
番
三
打
祝
家
莊
，
事
皆
因
小
偷
﹁
鼓
上
蚤
﹂

時
遷
偷
了
香
林
洼
酒
家
一
隻
老
公
雞
惹
禍
；
﹁
病
關

索
﹂
楊
雄
、
﹁
拚
命
三
郎
﹂
石
秀
打
傷
祝
家
莊
莊

丁
；
李
家
莊
莊
主
﹁
撲
天
鵰
﹂
李
應
要
求
祝
家
莊
放

人
，
但
祝
家
莊
﹁
唔
畀
面
﹂，
卻
被
祝
彪
射
傷
，
導
致

好
大
喜
功
的
黑
三
郎
勞
師
動
眾
攻
打
。

今
番
祝
家
莊
慘
遭
滅
門
之
禍
，
且
禍
及
扈
家
莊
，
皆

因
祝
朝
奉
父
子
剛
愎
自
用
，
﹁
小
不
忍
﹂
遺
禍
深
遠
。

宋
江
擅
自
作
主
，
把
﹁
一
丈
青
﹂
扈
三
娘
許
配
給

﹁
矮
腳
虎
﹂
王
英
，
如
此
一
高
一
矮
，
殊
不
合
襯
，
根

本
沒
有
徵
求
扈
三
娘
同
意
與
否
，
唯
是
眾
人
都
稱
讚

黑
三
郎
﹁
仁
德
﹂，
看
來
除
了
討
好
宋
江
之
外
，
還
有

點
幸
災
樂
禍
。

山
寨
正
飲
宴
，
興
高
采
烈
祝
婚
之
際
，
﹁
旱
地
忽

律
﹂
朱
貴
遣
人
入
山
報
告
，
鄆
城
縣
都
頭
﹁
插
翅
虎
﹂

雷
橫
一
伙
人
行
經
梁
山
泊
地
頭
。
宋
江
聞
報
大
喜
，

連
忙
與
晁
蓋
、
吳
用
下
山
相
迎
。

論
官
階
，
雷
橫
只
是
一
個
小
小
的
縣
城
都
頭
，
別

說
難
與
八
十
萬
禁
軍
教
頭
﹁
豹
子
頭
﹂
林

、
武
知

寨
﹁
小
李
廣
﹂
花
榮
相
比
，
甚
至
連
剛
剛
入
夥
的
登

州
提
轄
﹁
病
尉
遲
﹂
孫
立
也
不
如
；
論
武
功
，
更
相

差
十
萬
八
千
里
。

何
以
宋
江
如
此
禮
重
，
聯
同
山
寨
兩
巨
頭
下
山
相

迎
？
無
他
，
當
日
雷
橫
與
﹁
美
髯
公
﹂
朱
仝
，
奉
衙

門
之
命
往
宋
家
莊
拘
捕
黑
三
郎
時
，
放
他
一
馬
。
此

外
，
雷
橫
仍
未
上
山
入
夥
，
宋
江
希
望
拉
攏
入
夥
，

壯
大
自
己
的
勢
力
。

果
然
，
宋
江
接
了
雷
橫
上
山
，
住
了
五
天
，
不
斷

游
說
雷
橫
入
夥
，
但
雷
橫
婉
拒
，
說
是
﹁
老
母
年

高
，
不
能
相
從
。
待
小
弟
送
母
終
年
之
後
，
卻
來
相

投
。
﹂

宋
江
再
三
挽
留
不
果
，
只
好
暫
且
按
下
，
及
至
雷

橫
下
山
，
送
予
一
大
包
金
銀
。
所
謂
﹁
一
大
包
﹂，
以

一
個
包
袱
而
言
，
大
極
有
限
。
何
況
剛
滅
了
祝
、
扈

兩
莊
，
掠
了
不
少
財
帛
，
分
予
雷
橫
少
許
，
收
買
人

心
，
算
不
了
什
麼
。

送
走
了
雷
橫
，
晁
蓋
與
宋
江
返
回
山
寨
，
晁
天
王

有
見
山
寨
人
強
馬
壯
，
為
防
禦
官
府
來
犯
，
乃
與
宋

江
、
吳
用
商
議
山
寨
職
事
。

然
而
，
在
此
之
前
，
宋
江
與
吳
用
已
暗
中
商
量
，

訂
定
分
配
眾
好
漢
職
守
，
所
謂
三
巨
頭
商
議
，
實
則

上
是
執
行
宋
江
、
吳
用
的
方
案
。

山
寨
重
地
，
晁
蓋
、
宋
江
、
吳
用
居
於
山
頂
寨

內
，
花
榮
、
秦
明
居
於
山
左
寨
內
，
林

、
戴
宗
居

於
山
右
寨
內
，
李
俊
、
李
逵
居
於
山
前
，
張
橫
、
張

順
居
於
山
後
，
楊
雄
、
石
秀
守
護
聚
義
廳
兩
側
。

此
外
，
解
珍
、
解
寶
把
守
山
前
第
一
關
，
杜
遷
、

宋
萬
把
守
宛
子
城
第
二
關
，
劉
唐
、
穆
弘
把
守
大
寨

口
第
三
關
，
阮
氏
三
雄
守
山
南
水
寨
，
李
應
、
杜

興
、
蔣
敬
總
管
山
寨
錢
糧
金
帛⋯

⋯

每
一
要
樞
也
有
﹁
宋
系
﹂
心
腹
，
由
此
可
見
已
把

晁
天
王
架
空
，
一
切
由
宋
江
、
吳
用
發
號
施
令
。

︵
細
說
水
滸
．
二
六
二
︶

在
菲
律
賓
參
加
校
友
活
動
期
間
，
有
幸

結
識
了
菲
律
賓
慈
橋
慈
善
會
董
事
長
蔡
金

鐘
老
先
生
。

蔡
先
生
耆
儒
碩
老
，
譽
重
望
高
，
在
菲

華
社
會
以
及
菲
國
政
界
，
都
具
有
影
響
力
。
他

曾
為
菲
國
開
國
元
勳
扶
西
．
黎
剎
一
百
五
十
周

年
誕
辰
重
印
其
介
紹
生
平
的
專
著
。
書
中
考
據

黎
剎
先
祖
乃
來
自
福
建
晉
江
上
郭
村
的
柯
儀

南
。
從
黎
剎
開
始
，
到
現
任
總
統
阿
基
諾
，
其

先
祖
都
具
有
中
國
血
統
。
可
見
中
國
人
重
視
後

代
培
育
，
人
才
出
眾
，
所
以
即
使
多
代
混
血
，

都
有
出
類
拔
萃
者
。

從
本
世
紀
起
，
香
港
漁
船
多
次
因
誤
入
菲
律

賓
海
域
，
被
菲
海
軍
扣
押
。
蔡
先
生
與
多
位
熱

心
僑
領
，
多
方
奔
走
，
使
這
幾
批
漁
船
得
以
獲

釋
。
二
○
○
六
年
中
國
漁
船
﹁
海
運
號
﹂
及
三

十
多
位
漁
民
又
被
扣
押
羈
留
兩
年
有
多
，
也
經

他
利
用
在
菲
司
法
部
和
移
民
局
的
良
好
關
係
，

終
於
使
漁
民
得
以
離
菲
回
國
。

這
一
次
他
給
我
來
信
，
要
求
協
助
解
凍
菲
港

的
緊
張
關
係
。
因
為
去
年
八
月
在
馬
尼
拉
發
生

香
港
旅
行
團
被
劫
持
而
導
致
八
人
被
殺
慘
案
，

至
今
港
菲
關
係
繃
緊
，
香
港
當
局
未
允
解
除

﹁
黑
色
旅
遊
警
告
﹂。
其
原
因
並
非
菲
律
賓
治
安

轉
差
，
而
是
去
年
發
生
的
慘
劇
仍
未
妥
善
解

決
。港

人
認
為
菲
國
當
局
處
理
事
件
不
當
，
至
今

沒
有
道
歉
和
賠
償
。
蔡
先
生
則
認
為
事
件
發
生

之
後
第
三
日
，
菲
律
賓
總
統
即
已
宣
布
為
﹁
全

國
哀
悼
日
﹂，
這
已
有
所
表
示
，
事
件
應
告
一

段
落
。

我
們
認
為
，
此
事
傷
害
了
港
人
的
感
情
，
總

希
望
有
個
進
一
步
的
說
法
。
不
過
，
事
情
總
要

解
決
的
，
港
人
對
菲
律
賓
人
民
並
無
惡
感
。
十

多
萬
菲
律
賓
傭
工
為
本
港
逾
十
萬
的
家
庭
服

務
，
菲
律
賓
華
僑
大
多
與
本
港
有

親
戚
和
工

商
業
的
往
來
。
菲
港
友
好
，
對
大
家
只
有
好

處
。
相
信
通
過
雙
方
的
努
力
，
問
題
總
是
可
以

解
決
的
。

承
蔡
老
先
生
的
好
意
，
贈
送
我
珍
貴
的
黎
剎

誕
生
一
百
五
十
周
年
的
紀
念
郵
票
牌
匾
和
有
關

書
籍
，
並
兩
次
參
加
校
友
們
為
我
們
赴
菲
所
設

的
盛
宴
。

在
此
遙
祝
蔡
老
先
生
健
康
長
壽
。

幾
年
前
，
有
位
從
美
國
來
香

港
的
大
學
教
授
問
我
，
為
什
麼

早
上
打
開
電
視
機
，
都
是
車
禍

的
新
聞
？
難
道
香
港
這
麼
多
車

禍
嗎
？
可
是
，
有
時
候
車
禍
並
不
嚴

重
，
他
不
明
白
。

我
明
白
。
因
為
早
上
能
夠
取
得
畫

面
的
新
聞
，
除
了
國
外
新
聞
之
外
，

本
港
的
新
聞
，
就
只
有
車
禍
呀
等
災

情
，
才
有
鏡
頭
可
以
拍
攝
，
而
平
日

哪
來
的
災
難
？
所
以
，
一
睜
開
眼

睛
，
香
港
本
地
新
聞
就
只
剩
下
車
禍

的
報
道
了
。

最
近
，
有
台
灣
來
的
朋
友
問
我
，

為
甚
麼
打
開
香
港
的
電
視
，
很
少
看

到
體
育
新
聞
，
而
忽
然
有
一
天
，
卻

突
然
會
有
美
式
足
球
的
或
美
國
職
棒

的
比
賽
結
果
，
這
在
香
港
，
不
是
冷

門
的
運
動
嗎
？
而
且
缺
乏
連
續
性
，

就
那
麼
一
次
看
到
而
已
。
他
不
明

白
。我

明
白
。
因
為
那
一
天
，
除
了
是

星
期
一
之
外
，
還
是
歐
洲
足
球
聯
賽

或
歐
洲
國
家
盃
比
賽
剛
完
，
周
末
的

聯
賽
都
沒
有
。
所
以
沒
有
足
球
比
賽

可
報
，
只
能
講
講
美
國
那
些
對
港
人

而
言
是
冷
門
而
陌
生
的
運
動
比
賽
結

果
了
。

這
也
正
是
香
港
運
動
不
夠
發
達
的

原
因
之
一
，
除
了
足
球
，
世
上
任
何

比
賽
都
是
偶
而
點
到
即
止
。
而
且
就

算
是
足
球
比
賽
，
也
要
花
錢
才
能
看

到
即
時
比
賽
，
更
重
要
的
是
，
獨
家

買
了
轉
播
權
的
收
費
電
視
，
根
本
連

比
賽
結
束
之
後
的
賽
果
，
也
不
准
其

他
電
視
台
播
放
入
球
畫
面
。

這
樣
的
電
視
新
聞
，
對
香
港
有
什

麼
啟
示
？
新
聞
嘛
就
是
不
長
進
，
撿

現
成
的
。
體
育
嘛
，
就
根
本
不
能
推

動
運
動
風
氣
，
還
得
花
錢
才
能
看
到

實
況
和
新
聞
報
道
。

這
就
是
商
業
社
會
的
自
由
競
爭
，

不
肯
花
錢
就
看
不
到
體
育
新
聞
，
只

能
天
天
看
車
禍
，
看
久
了
，
乾
脆
關

掉
電
視
算
了
。

名
人
出
席
盛
會
﹁
撞
衫
﹂
是
件
令
人
尷

尬
的
事
，
舊
衣
重
穿
更
難
免
遭
嘲
諷
，
記

者
的
鏡
頭
是
無
情
的
。
所
以
，
穿
甚
麼
衣

服
是
很
大
的
智
慧
，
當
然
，
具
商
業
價
值

的
明
星
和
具
經
濟
實
力
的
名
媛
自
有
其
﹁
穿
衣

之
道
﹂，
為
難
的
是
收
入
不
高
，
又
不
便
接
受

服
裝
贊
助
的
政
要
夫
人
。

台
灣
的
第
一
夫
人
周
美
青
月
前
出
席
百
年

﹁
雙
十
國
慶
﹂，
甫
出
場
即
吸
引
眾
人
眼
球
，
原

來
她
身
上
的
禮
服
和
去
年
﹁
國
慶
典
禮
﹂
的
一

模
一
樣
，
乃
出
自
知
名
設
計
師
吳
季
剛
之
手
的

咖
啡
色
金
箔
小
洋
裝
，
此
事
在
當
地
引
起
不
小

的
議
論
。

幾
乎
在
同
一
段
時
間
，
米
歇
爾
也
被
傳
媒
披

露
穿
舊
衣—

—

日
前
在
佛
州
坦
帕
市
出
席
民
主

黨
全
國
委
員
會
一
項
籌
款
活
動
穿

的
一
條
花

裙
子
，
原
來
之
前
已
穿
過
兩
次
，
其
中
一
次
早

在
零
八
年
為
奧
巴
馬
拉
票
時
穿
過
。

不
過
，
此
舊
衣
不
同
彼
舊
衣
，
因
為
場
合
完

全
不
同
。
周
美
青
的
舊
禮
服
是
在
隆
重
的
﹁
國

事
﹂
場
面
亮
相
，
米
歇
爾
的
故
衣
只
在
輕
鬆
的

活
動
中
穿
梭
，
前
者
有
欠
體
統
，
後
者
才
予
人

節
儉
之
美
德
。
如
果
周
美
青
也
想
學
習
米
歇
爾

當
台
灣
時
尚
大
使
，
藉
自
己
的
身
份
和
名
氣
推

動
台
灣
設
計
業
，
她
大
可
以
挑
選
本
土
設
計
師

的
作
品
。

因
為
早
在
三
年
前
，
吳
季
剛
︵Jason

W
u

︶

已
因
米
歇
爾
穿

其
設
計
的
白
色
禮
服
出
席
總

統
就
職
晚
會
而
成
名
，
馬
夫
人
與
其
為
這
位
美

籍
華
裔
﹁
錦
上
添
花
﹂，
何
不
乾
脆
﹁
眷
顧
﹂

一
下
本
土
設
計
新
秀
或
大
師
？
給
多
年
頹
廢
不

振
的
台
灣
時
尚
業
﹁
雪
中
送
炭
﹂
？

周
美
青
無
疑
是
一
位
很
有
個
性
的
女
人
，
在

馬
英
九
當
選
初
期
，
她
堅
持
穿
牛
仔
褲
乘
公
車

上
班
，
作
風
低
調
而
簡
樸
，
成
為
傳
誦
一
時
的

勤
儉
模
範
。
而
作
為
政
要
夫
人
，
需
要
不
時
陪

伴
丈
夫
或
代
表
丈
夫
出
席
一
些
重
要
活
動
，
適

當
地
挑
選
一
些
質
地
好
、
款
式
得
體
的
名
牌
衣

服
也
不
為
過
。

政
要
夫
人
的
裝
扮
形
象
當
然
不
能
跟
明
星
名

媛
而
論
，
以
重
穿
舊
衣
來
傳
遞
節
儉
美
德
未
嘗

不
可
，
但
要
花
些
心
思
，
將
舊
款
稍
作
改
動
，

或
加
些
配
飾
，
這
樣
既
見
主
人
品
味
，
也
尊
重

大
會
。
這
一
點
，
戴
安
娜
有
很
好
的
示
範
。

兩件舊衣裳

七
年
前
，
第
一
次
托
斯
卡
納
之
旅
，
順

道
遊
了
比
薩
︵Pisa

︶，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不

同
凡
響
，
斜
塔
、
大
教
堂
、
洗
禮
堂
和
墓

園
令
人
大
開
眼
界
，
就
是
七
年
後
再
臨
，

仍
然
叫
人
嘆
為
觀
止
。
只
可
惜
，
時
間
未
能
配

合
，
再
次
錯
過
﹁
欲
窮
千
里
目
，
更
上
一
層
樓
﹂

的
登
塔
機
會
。
也
好
，
又
一
次
為
自
己
留
下
再

訪
比
薩
的
藉
口
！

距
離
比
薩
半
小
時
車
程
的
盧
卡
︵L

ucca

︶，

七
年
前
是
無
知
的
錯
過
了
。
記
得
回
程
倫
敦
造

訪
邱
總
時
，
他
為
我
的
錯
失
惋
惜
，
說
是
﹁
已

到
門
口
，
卻
過
門
不
入
的
失
之
交
臂
﹂
！
估
道

是
他
老
人
家
是
標
準
普
契
尼
︵P

uccin
i

︶
粉

絲
，
盧
卡
正
是
這
位
十
九
世
紀
意
大
利
偉
大
歌

劇
作
曲
家
的
出
生
地
和
安
眠
處
。

普
契
尼
創
作
的
歌
劇
無
數
，
我
看
過
的
當
然

不
及
邱
總
多
，
但
他
的
三
大
傑
作
︽
波
希
米
亞

人
︾︵L

a
boheom

e

︶、
︽
托
斯
卡
︾︵T

osca

︶

和

︽
蝴
蝶
夫
人
︾︵M

adam
a
B
utterfly

︶
卻
是

我
看
意
大
利
歌
劇
的
啟
蒙
老
師
。

在
托
斯
卡
納
的
艷
陽
下
，
尋
找
普
契
尼
的
出

生
故
居
可
不
是
易
事
，
它
隱
藏
在
橫
巷
中
的
一

幢
大
樓
的
三
樓
，
樓
上
樓
下
均
有
正
常
人
家
居

住
，
進
入
大
樓
時
還
需
小
心
不
要
錯
摸
。
故
居

保
留
了
作
曲
家
幼
年
在
此
居
住
時
的
景
貌
、
他

作
品
的
手
稿
無
數
，
據
說
故
居
的
閣
樓
更
是
普

契
尼
創
作
︽
波
希
米
亞
人
︾
一
劇
主
角
居
所
的

楷
模
，
︽
杜
蘭
朵
︾︵T

urandot

︶
女
角
的
公
主

戲
服
也
被
收
納
在
故
居
作
展
覽
，
遊
覽
期
間
，

現
場
一
直
播
放

他
的
晚
年
喜
劇
作
品—

—

︽
賈
尼
．
斯
基
基
︾︵G

ianni
Schicchi

︶
的
詠
嘆

調
：
︽
親
愛
的
爸
爸
︾
。
在
優
美
樂
聲
歌
聲

中
，
我
消
磨
了
整
整
一
小
時
，
又
錯
失
了
到
市

郊
參
觀
他
生
活
了
三
十
年
的
普
契
尼
別
墅
博
物

館
︵V

illa
M
useo

Puccini

︶
！

下
次
、
下
一
次
，
再
來
盧
卡
。

錯失造就再來

傍晚坐在「龍之夢麗晶酒店」大堂，我有些疑
惑，這就是上海嗎？
與上海結緣，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當中時光流

逝如水也曾經好多次重臨，這次重回，上海又來個
大變身，新的建築林立，入夜燈火輝煌，霓虹光管
閃爍不停，名副其實的不夜城！白日車水馬龍喧囂
熱鬧自不必說，當夜晚降臨，上海立刻千嬌百媚，
無限風光。
可是儘管上海白天喧囂，但也有寧靜時刻。那天

上午在閘北區大寧會議中心舉行「品味上海」華文
作家筆會開幕式，園內靜靜，會場玻璃門外秋陽
下，是一口漾漾湖水，彼岸綠樹盎然，有幾艘小船
載 一對對情侶，繞 湖邊搖呀搖，搖出一個上海
的金秋來。
我們參觀養老院，那吃住條件是不錯的，做到老

有所養，但看到老人的晚年，卻又讓人有點黯然，
老人是不是命定的無力無奈無望？我仿佛聽見有人
在吵鬧，大概有些誤解，人與人之間，溝通得完全
沒問題是很難的，人人都有一種角度一個出發點，
一旦碰撞，便容易擦出火花來。再優越的環境，也
抵擋不住人心浮動。即使參觀社區文化中心，退休
老人獲得很好的安置，各種設施齊全，看他們在跑
步機上的矯健步伐，卻不免想到已經是邊緣化的人
物。是的，年輕才是最大的本錢，但人卻又不可避
免地必定老去，那是自然規律，誰也無力改變。晚
年歡樂，已經是人們的極大心願了。
在武康路一條街漫步，它原名「福開森路」，是

上海現今保存最好、最具歐陸風情的街區之一。到
武康路，一是看建築，二是看歷史，三是看文化。
這條街上老房子的密度之高，在上海屬老大，各式
精彩建築應有盡有，有如世界建築的「展示廳」。
走在路上，陽光從濃密的法國梧桐葉縫間透下，瀉
滿一地，勾起一個個上海灘的名人以及關於他們的
傳說故事，爆豆般在眼前跳出，好似一本中國近代
史的「上海城市回憶錄」。現今一百年過去了，武
康路依然氣韻生動，成為瞻仰文化名人、探索人文
與寫作、追憶歐陸風情的「文化沙龍」。

武康路上，公館群多的是。茅盾《子夜》的原型
「絲綢大王」莫觴清、宋子文的「人肉印鈔機」唐
海安、「CC系」首腦陳果夫、文壇巨匠巴金、金
融奇才周作民、抗日名將鄭洞國、影壇「雄獅」張
翼以及民國二把手黃興等人的舊居，他捫一一給我
們指出。要把其中的故事說個清楚，真是談何容
易！走走停停，街角忽見一座大樓屹立，它坐北朝
南，樓身狹長，從西側看去，頗似一艘輪船，讓人
聯想起「諾曼底登陸」。這座上海迄今為止最文藝
的轉角建築，是鄔達克在1924年的代表作品，原名
就叫「諾曼底公寓」，或叫「東美特公寓」，是上海
最早的外廊式公寓建築；它現在稱為「武康大
樓」。我在大樓外徘徊，他們告訴我說，大樓的電
梯好似老電影裡的道具，至今依然用「半面鐘」來
顯示抵達的樓層。大樓的設計人性化，每戶房間都
朝南，走廊向北，令住戶舒適。許多著名的文化名
人如吳茵、鄭君里、秦怡、趙丹、王人美、孫道臨
都住過這裡。走 走 ，林立的老房子間突然跳出
一棟歐洲獨立花園別墅，簡樸敦厚的外觀，受到現
代建築風格的影響；但室內依然有傳統洋房的要
素，壁爐、天花線腳、朝向敞廊的寬大百葉門等，
顯示當時主人的優越生活。
咖啡香味到處皆有，比方崇明島的明珠湖畔，便

有咖啡座；但我們無暇留步歎一杯，只是急 跨上
雕花的機動船，在浩蕩的湖水中突突滑去。大部分
地區屬上海崇明縣管轄的崇明島，位於長江入海
口，是中國面積最大的河口沖積島，全島三面環
江，一面臨海，有「長江門戶、東海瀛洲」之稱。
雕花船隆隆劃過水面，我們看不到蟹的蹤跡，位於
崇明島西南部的「明珠湖公園」，是崇明最大的天
然淡水湖泊，原是長江南支的一條支流，於上世紀
七十年代人工築堤圍造而成。整個公園佔地6,500
畝，其中水面面積為3,000畝。但見水生生態環境保
護良好，湖水清澈，當船馳過，水面不時跳出幾條
魚來，好像在刻意表演跳水給我們觀看。原來湖中
盛產青魚、草魚、鰱魚、鯉魚、魚扁魚等十幾種魚
類，資源豐富。往湖畔一看，竟種滿了香樟、廣玉

蘭等五十多種，近八十萬株名貴樹木，林中保留了
大量野花野草和自然植被，加上四周茂盛的樹林、
密佈的河網，吸引了許多銀鷗、蒼鷺、白鷺等七八
十種鳥類來這裡棲息。我們正在張望拍照，忽見兩
隻鸕鶿在機動船引擎聲中，展翅高飛遠去，讓人油
然想起杜甫「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的意境。湖水浩蕩，遠處林間小道上，情人們騎
雙人車慢悠悠地閑逛，在草坪上曬太陽的人們懶洋
洋地躺 ；那畫面，忒像一幅中國水墨畫。
離開水墨畫，走回寶山區的「吳淞炮台灣濕地公

園」，它西倚炮台山，其西南角是著名的吳淞口，
清朝時借這地形建造水師炮台，所以取名「炮台
灣」。我眼前徐徐展現歷史煙雲：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鴉片戰爭進入第三年，五月初八凌晨，
英軍向吳淞炮台發動攻擊，江南水師提督陳化成率
部與敵軍作殊死搏鬥。西炮台是吳淞口的主陣地，
擁有175門大炮，東炮台只有20餘門大炮，屬附屬
陣地。由於兩江總督牛鑒臨戰脫逃，致使陳化成孤
立無援，令東炮台陷入敵手。吳淞失守，長江大門
洞開，英軍長驅直入，迫使清廷在南京簽下不平等
條約，也就有了割讓香港的條款。
回到市內，龍華寺是市民常去祈福之處。本來，

它離市區偏遠，但隨 上海交通越來越發達，現在
到龍華寺已經很方便了。它是上海歷史最悠久、規
模最大的名勝古跡。相傳在三國時期，東吳孫權為
孝敬其母而建，並按佛經中彌勒菩薩於龍華樹下成
佛的記載而得名，距今已有1,760多年歷史。踏入修
葺一新的龍華寺依然保持古樸莊重、和諧靈動的建

築美感。南北中軸線上由南往北，宮殿式的建築依
次有彌勒殿、天王殿、大雄寶殿、三聖寶殿、華林
丈室、藏經樓。為保護古跡，藏經樓一般並不開
放，我們獲得特殊接待，得以登上木樓梯，在室內
參觀。身穿袈裟的住持負責解說，室內靜靜，只聽
得他的聲音抑揚頓挫，還有一些參觀者沙沙的腳步
聲，輕輕移動。給人的感覺是：肅穆。到最後，住
持打開櫃子，給我們展示經書。有人想拍照，卻給
婉言謝絕了。也是，人家有人家的規矩，得以進
入，已經萬幸，豈可得寸進尺？

還是回到夜上海吧，走出青燈古佛的龍華寺，一

牆之隔，香氣四溢，推門而入，典雅時尚氣息撲

面，「人道素菜館」圓桶形燈光柔和朦朧，以黃色

和棕色為主，結合日歐精華的現代建築裝修風格，

禪風味十足。我們在木板地上行走覓食，眼花繚

亂，原來其獨有的自助餐素菜結合了各國的料理精

華，200多道中西式料理和台灣當地小吃以素食方

式呈現出來。來自台灣的人間素食館的素食，承繼

了台灣飲食界特有的精緻和細膩，食材經台灣研發

小組加工後，空運上海，以保證食材的全素性，不

含一點動物性蛋白和脂肪。最神奇的是，還有哈根

達斯雪糕可選。但是否也算素食，也已經管不得那

麼多了！

跨出素食館候車，停車場仰望天空，但見明晃晃

的初九月亮爬到半空，上海之夜正闌。

2011年9月4日── 9日，初稿於上海「龍之夢麗

晶酒店」；10月18日定稿於香港。

分配職守

耆儒碩老蔡金鐘

韋基舜

客聚

﹁
打
在
兒
身
，
痛
在
娘
心
﹂
時
代
，
流

行
一
種
三
娘
教
子
說
法
，
大
多
數
父
母
堂

而
皇
之
的
理
由
是
：
兒
子
不
打
，
教
不

好
，
日
後
到
外
邊
惹
事
闖
禍
，
就
給
人
家

打
了
；
自
己
打
來
不
傷
皮
肉
，
還
有
分
寸
。
正

理
歪
理
且
不
去
管
，
今
日
兒
女
犯
了
錯
，
父
母

只
能
低
聲
下
氣
，
千
萬
不
能
打
，
就
算
不
傷
皮

肉
輕
輕
掌
摑
，
兒
女
也
有
權
告
父
母
，
這
父
母

成
了
罪
犯
，
日
後
面
對
家
中
這
個
小
原
告
，
顏

面
也
無
存
。
這
種
西
式
﹁
文
明
﹂，
好
與
不
好
，

由
法
律
界
人
士
深
入
研
究
，
由
天
下
父
母
慢
慢

體
會
好
了
。

不
錯
，
政
府
對
兒
童
皮
肉
的
確
已
達
至
高
度

愛
護
，
可
是
精
神
上
的
虐
子
方
式
呢
？
當
你
聽

到
有
做
家
長
的
，
得
意
洋
洋
說
他
小
寶
貝
入
讀

幼
稚
園
，
功
課
比
得
上
一
般
小
學
一
二
年
級
；

他
小
學
六
年
級
的
大
寶
貝
，
參
加
所
有
興
趣

班
，
在
主
要
學
校
課
餘
之
後
，
還
得
車
來
車
往

費
時
大
半
天
，
這
個
家
長
的
得
意
還
不
在
於
兒

女
學
了
什
麼
，
而
是
有
能
力
為
兒
女
的
課
餘
學

習
額
外
輕
易
花
得
起
幾
萬
元
而
驕
傲
；
美
麗
的

憧
憬
是
已
為
香
港
培
育

一
個
未
來
十
全
大
天

才
，
真
是
痴
心
父
母
古
來
多
。

這
種
摩
登
填
鴨
風
氣
，
早
已
流
行
中
等
家
庭

中
，
人
所
盡
知
，
已
時
尚
到
成
為
某
種
家
庭
身

份
象
徵
，
嚴
重
影
響
到
有
些
家
長
因
兒
女
少
讀

一
兩
個
興
趣
班
而
自
卑
。

政
府
保
障
兒
童
，
為
家
長
體
罰
子
女
立
例
，

為
防
僱
主
僱
用
未
適
齡
兒
童
工
作
立
例
，
同
時

也
應
多
些
關
注
兒
童
精
神
健
康
。
今
日
的
小
朋

友
早
晚
學
這
學
那
學
到
嘔
白
泡
，
在
冷
氣
室
中

學
到
千
度
近
視
，
身
體
癡
肥
頭
昏
腦
脹
。
作
為

父
母
，
可
曾
想
過
這
種
高
壓
式
﹁
愛
﹂
子
法
，

兒
童
應
付
不
來
時
，
所
受
精
神
上
的
折
磨
，
甚

於
皮
肉
之
苦
，
壓
力
等
同
做
了
超
時
童
工
。

超
時
，
無
論
做
什
麼
都
有
害
，
尤
其
是
對
兒

童
傷
害
更
大
，
就
算
不
是
虎
爸
虎
媽
，
這
樣
循

循
催
谷
子
女
，
與
虐
待
子
女
何
異
！

這何嘗不是虐待！

百
家
廊

陶

然

電視新聞

夢裡夢外

蘇狄嘉

天空

薛興國

國
吳康民

語絲

呂書練

風景

連盈慧

乾坤

■船形的武康大

樓。 網上圖片
■明珠湖畔的景色，極

似水墨畫。 網上圖片


